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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争艳

说起来，我惦记达普洛有些年头了。
先前在电视里见过达普洛村的新闻，镜头
里的人们背着竹篓在茶丛里钻，身后是盘
在山腰的路，远处是直插云天的山。说不
清是那片绿打动了我，还是山里人的笑勾
着我，心里总像揣着个念想，盼着能亲眼
去看看。

去年初夏，我们去福贡县腊竹底村
办事。那里是怒江大峡谷的北段，天气跟
娃娃的脸似的，说变就变。我们原本打算
事一办完就回的，没想刚到腊竹底就撞
上瓢泼大雨，只能在村里歇下。晚饭后雨
突然停了，天边还挂着一道淡淡的彩虹。
有人提议说：“我们去达普洛村看看吧。
那里的月亮，能把山里照得跟铺了层银
似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正是我念叨了
好久的事？忙不迭点头。从腊竹底往达普洛
去，路是顺着山势往上绕的，窄窄的水泥路
像根带子缠在山体上。车窗外，玉米秆子蹿
得比人高，叶片上还挂着雨珠，风一吹沙沙
响。路边的野花沾着水汽，紫的、黄的，星星
点点嵌在草丛里。

越往上走，雾气越重，像轻纱似的裹
着树、裹着山。突然，车子拐过一道弯，路
一下子平了，眼前豁然亮堂——成片的茶
园顺着山坡铺下去，一层叠着一层，像是
给山披了件绿衣裳。远处的怒江在谷底闪
着光，通往茶园的路细得像根线，弯弯曲
曲绕进竹林里。

“这不就是桃花源嘛！”有人喊了一
声。我们跳下车，往观景台跑，站在高处往
下看，连呼吸都觉得顺畅了。

正看得入神，天色慢慢暗下来。月亮就
从碧罗雪山后头爬上来了，银闪闪的光像淌
开的河水，漫过怒江两岸鳞次栉比的房屋，

漫过我们眼前山坡上的茶园，连对面碧罗雪
山上的白雪，都被染得柔和了些。

与我们同行的阿邓熟门熟路，领着我
们往村委会走：“李书记和村主任在等着
呢，尝尝他们的茶。”

村委会的屋子不大，墙上挂着脱贫攻
坚期间获得的一大片奖状，桌上摆着好几
个纸皮罐，揭开盖子就有茶香飘出来。李
书记是个皮肤黝黑的汉子，递过茶杯说：
“尝尝白茶，今年的新茶。”村主任在一旁
笑着补充：“以前哪有这光景，这坡上全是
玉米地，种一年收的粮食够吃就不错了，
哪敢想赚钱。”

他说这话时，手指在茶杯沿上轻轻敲
着，眼里带着感慨。

2017年，村里刚刚改种茶叶时，好多
人犯嘀咕，祖祖辈辈种玉米，突然改种这金
贵玩意儿，能成吗？村党支部带着大伙跑政
府、找专家，把省农科院的专家请到山里
来，手把手教剪枝、施肥。“你看现在，”村主
任指着窗外的茶园，声音亮堂起来，“这茶
不用化肥，靠着雪山融水和雾气养着，好多
老板都抢着要哩。”

他给我们续茶时，裤腰带上的车钥匙
叮当作响。“去年我家卖茶挣了三万多，也
有的人家挣了十多万的，给孩子在六库都
买房子了。”说这话时，他眼角的皱纹都堆
成了花。

正聊着，阿邓不知道从哪里抱来个竹
筐，里面装着“期奔”“笛哩图”，还有几副
竹口弦。“我是傈僳族非遗传承人，给大伙
整一段。”他把乐器往腿上一放，笛声就顺
着窗户飘出去了。没多久，院里就凑了十
几位村民，有刚从茶园回来的，裤脚还沾
着泥；有抱着娃的妇人，娃娃的小手抓着
妈妈手上的金镯子。他们跟着调子唱起
来，脚在地上打着节拍，月光把他们的影
子拉得老长。

我和同事也跟着晃身子，一位穿一身
牛仔装的大姐拉着我的手说：“以前穷，哪
有心思唱歌，现在茶卖得好，日子顺了，嗓
子眼就痒了。”

后来，我跟着几位茶农去了茶园。月光
洒在茶丛上，叶子上的水珠亮晶晶的。我问
一位戴着草帽的大叔：“怎么晚上还采茶
呢？”他手里的篓子已经半满了，笑着说：
“这批芽头好，有老板订了的。到大热天再
采的话，水汽重，炒出来不香。”

他的手指又粗又壮，指甲缝里都没有
半点泥，一碰到嫩芽就灵活极了，两指一
捏，一拧，芽头就落进篓里。“你看这月光，
比电灯还亮堂。”他抬头笑时，牙齿白得晃
眼，“这芽子就是金疙瘩，我家姑娘上大学
的钱，全靠它们呢。”

旁边的大婶也搭话：“以前种玉米，一
年到头累得直不起腰，也就够吃。现在好
了，采一季茶顶过去一年的收入。你看村
里的新房，都是这几年盖的。”

我们学着采了会儿，手指被芽尖扎得
有点疼，才知道这钱挣得多不容易。离开
时，我买了两斤白茶，茶叶在袋子里轻轻
响，像装了一袋子的月亮。

车往山下开时，我回头望。达普洛躺
在月光里，茶园像一片安静的大海，村里
的灯和天上的星星连在了一块儿。

月光还在跟着我们走，照亮了路边茂
密的草果林，照亮了刚铺好的引水渠。我
突然明白，这月光不只照着现在，还照着
将来。它见过村里的千脚楼房，见过村民
们愁苦的脸，也正看着一座座新房冒出
来，看着孩子们背着新书包往城里跑。

达普洛的月光裹着茶农的汗，裹着孩
子们的笑，裹着一村人的热乎劲儿。

达普洛！我带回来的，不是茶叶，是一
片发热的月光……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

以口夸印象
聿一

在弥渡看月亮升起
阿尼姑娘

群山收拢暮色
白雾正沿着青瓦流淌

风掠过小河淌水的旋律
把时光揉碎成粼粼波光
我数着炊烟次第熄灭

目送最后一盏灯笼沉入梦乡
山峦忽然睁开星辰的瞳孔

月亮踩着银纱，攀向云朵的脊梁
月光漫过青石板的褶皱
照亮岁月吻过的每道沧桑
小河驮着月亮轻轻摇晃
岸边三弦琴仍在低吟离殇
弥渡的月亮化作阿哥剪影

在歌谣流淌的地方徘徊凝望
山风掠过耳畔

似温热耳语摩挲心房
唯有月光将思念悄悄收藏

千年月光未曾改色
落进茶马古道斑驳的辙印
跃入火塘跃动的星火
映亮游子遥望的泪光
此刻我站在银辉中央

任凭思念疯长成你的模样
当月亮攀上中天

每一缕清辉都在诉说——
你是心头永不褪色的月光
小河淌水永恒的回响

（作者系弥渡县作协会员）

山楂熟了
张学华

山路拐弯的地方
风在数着红果
一串两串三串

那棵驼背的山楂树
举着满身红灯笼

照亮了坡地的寂寞
落日是个镀金匠

把光揉进每道疤痕
结痂的虫眼，鸟啄的缺口
都变成沉甸甸的圆满
摘果人的手停在半空

忽然想起母亲
土布围裙擦亮的清晨
糖罐边碎碎的叮咛
牙齿咬破秋霜

酸得云彩直接皱起眉头
刚要埋怨，却发现

甜正从一丝一丝往上爬
就像那些年

把酸涩含在嘴里
等它慢慢变软

等日子把酸果子
都捂成蜜融化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梯田胜景 翁桂涛 摄初秋
唐·孟浩然

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
炎炎暑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

批娘

许多年前，哥布出版了一部诗
集，叫《神圣的村庄》。这部用哈尼文
和汉字书写的叙事长诗，就是诗人献
给自己村庄的礼物。哥布在诗集里借
当家男人和女人之口吟唱：我们美丽
的寨子/亲爱的村庄/为什么让我们
如此快乐和安详。

许多年后，我来到了诗人的村庄
——元阳县新街镇热水塘村。热水
塘，用汉语来给一个哈尼族村庄命
名，肯定有特殊的含义。热水塘，最先
知道这个地名，就是在哥布的文字
里。哥布在一篇文章里说，他的村庄
附近有一处温泉，因此而得名。

在我的家乡，人们说到一个地
方，谈论最多的是这个地方出了什么
样的官人，出了什么样的老板。如果
一个地方出了官人或者老板，就会被
认为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
不知道热水塘有没有出过什么官人
或者老板，我只知道热水塘出了诗人
哥布。在我看来，诗人之于一个地方
的意义远比官人或者老板重要得多。
热水塘是幸运的，哥布通过写诗积攒
起来的名气，让热水塘出现在人与人
的口中，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媒体。因
为哥布，这个隐藏在哀牢山腹地的哈
尼族村庄有了独特的魅力，这是其他
村庄无法比拟的。请不要小看一个诗
人或者一首诗歌的作用。我们因为海
子的《日记》记住了德令哈，因为于坚
的《尚义街六号》记住了昆明尚义街，
因为鲁诺迪基的《小凉山很小》记住
了小凉山。

一个星期前，哥布打电话给我，
叫我来他的老家热水塘做客。是的，
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多久没有联
系，只要有好事情，哥布他们总会想
得起我。一个人能把另一个人请到家
里做客，这样的情谊不要说就知道有
多深。因哥布和其诗歌，我对热水塘
神往已久。现在机会来了，怎能不去？

约定的日子到了。中午，我们从
绿春出来，一路上不见阳光，天似乎
要下雨。我和同行的陆建辉大哥在谈
论，这样的天气实在不适合出游，不
知热水塘那边天气如何。我们有点丧
气。没想到来到热水塘片区，仿佛进
入另一番天地，这里晴空万里，真是
难得的好天气。似乎老天爷也知道，
今天人们要欢聚热水塘，因此给予特
殊的照顾。阳光照耀大地，秋风掠过
山岗，我们的心情也变得舒朗。

进入村道，我们开了导航。但山路
弯弯绕绕，岔路口很多，导航不能精准
地报出路线。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路边
上一见到人，我们就问路。老乡们热
情、耐心、仔细地跟我们说明热水塘的
去路。我们穿过一个村庄，见到一男
子，又一次向他问路。男子说，他也准
备去热水塘。我们问是不是去哥布家。
男子说，是。正巧，我们把男子捎上。有
男子带路，导航就不需要了。

我们来到热水塘时，哥布还没有
来到。我们闲来无事，在村庄里转悠。
村人早已把村庄打扫得干干净净，为
了迎接客人，他们还是用了心。村人
都非常热情好客，主动向我们打招
呼，邀我们到家里歇歇。村人把哥布
的客人当作是自己的客人。我们向村

人问起一些哥布的事情，一说到哥布
的话题，村人滔滔不绝，似乎讲三天
五夜也讲不完。看得出来，村庄里出
了哥布，村人也感到自豪。我一直以
为哥布是他的笔名，没想到这里的乡
亲们都叫他“哥布”。在乡里人口中，
哥布的名声很好。都说哥布给村里做
了什么事情，给村人帮了什么忙，都
是一些赞誉之词。

热水塘背靠大山，前眺元阳老县
城，四周山林和梯田环绕，村庄里有
几棵大树守护，可谓是好山好水好村
庄。站在哥布家门前的小空地上眺望
远处，我似乎看到了少年哥布背着书
包和大米，走过那些层层梯田，走过
那些弯弯绕绕的山路，去元阳老城读
书的身影。那时的哥布或许还没有想
过成为一个诗人，但应该想过通过读
书改变命运，走出大山的怀抱，走向
外面宽阔的世界。

在诗人的村庄热水塘，在秋蝉最
后一次残弱的叫声里，在秋日午后的
阳光下，我又一次与诗人们相遇。彝族
诗人吉狄马加，普米族诗人鲁诺迪基，
哈尼族诗人哥布、莫独、艾吉。在我美
好的青春时代，常常读他们的诗歌，并
视他们为偶像。后来我涉足文坛，参加
文学活动，与他们结缘。吉狄马加是我
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的院长，在北京、
丽江等地多次听过他的课。也是在丽
江，聆听过鲁诺迪基的诗歌讲座。我与
三位哈尼族诗人哥布、莫独、艾吉之间
的关系就无需多说了。还有其他许多
来自各地方、各民族的文艺爱好者，大
家都循着哥布的足迹和声名来到了热
水塘。这是诗人们的聚会，也是一次小
小的民族团结盛宴。

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间，人们都
聚集在村脚一块空地上进行歌舞活
动。这地方选得真好，这是全村离土
地和庄稼最近的地方。依靠土地生存
的子民，当然要每时每刻与土地保持
最亲密的联系了。全村男女老幼都穿
上民族服装，在民间乐器的伴奏声
中，唱唱跳跳。这是村人欢迎客人，也
是庆祝刚刚结束的丰收。在客人面
前，村人没有藏着掖着，他们把自己
的技艺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正如把
最好的美味佳肴拿到桌席上。村人野
性质朴的歌舞感染到了客人，有的客
人加入到伴奏队，吹吹打打，有的客
人加入到歌舞队，唱唱跳跳。主人和
客人汇聚在一起，形成百人歌舞队，
欢歌笑语飘满了整个村庄。大家陶醉
在歌舞中，丝毫没有察觉到太阳早已
落山。

暮色四合，歌舞散场，该吃晚饭
了。十余张桌席摆成一条长龙，桌席
把大家连在一起。首尾对望，方便交
流。桌席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哈尼农
家特色菜，这些菜都是来自山林，绿
色健康，美味可口。大家在百忙之中
从各个地方赶来，这是一次难得的相
聚。有些人初次见面，有些人久别重
逢，大家借酒交流，好不热闹。这一天
的热水塘不是过节日，但胜似过节。
第一次来热水塘，然而这里的一切我
是那么的熟悉。熟悉的山林，熟悉的
梯田，熟悉的村貌，熟悉的同胞，熟悉
的母语。这是诗人哥布的村庄，也是
每一个哈尼人的村庄。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

彭垚

庄稼人的孩子，自小就是要下地
干活的。割猪草、摘豆荚、拾麦穗是秋
收时节怎么也忘不了的记忆。

老家多山地，一垄一垄的麦子在
秋风中荡漾，层层叠叠，此起彼伏，给
山的脊背披上了耀眼的碎金。一茬茬
麦子顺从地匍匐在晶亮的镰刀下，成
捆的麦穗在庄稼人勒得沁血的肩头
耀武扬威，张扬着五谷丰登的踏实和
富足。“唰唰”的割麦声刚在晚风中歇
息，清晨拾麦穗的背篓已经背在了母
亲的肩上。

天空才刚露出鱼肚白，我就跟
母亲下了地。麦茬支棱在土地上，和
日月作最后的告别。母亲柔声说：
“小心麦茬扎脚，麦芒还会咬手！”母
亲腰间系着围兜，手里拿着镰刀，弯
腰仔仔细细地扒拉着麦茬，拾到的
麦穗放在围兜里，遇到鲜嫩的猪草，
也一并割了丢进背篓。我一开始紧
跟在母亲的身后，只一会儿的工夫，
就拉开了好长一段距离。清晨的麦
地湿漉漉的，草叶上凝结着晶莹的
露珠。裤脚裹着冰冰凉凉的晨露，沉
甸甸地往下坠，鞋子上的稀泥越敷
越厚，那黄泥巴就像会长个儿似的，
渐渐地没过了脚背，直往裤腿上窜。

日头渐高，阳光变得毒辣，空气
中蒸腾的热浪都变得扭曲了，额头上
的汗止不住地流进眼里，辣辣的。母
亲头也不抬地捡拾着土地赠予的珍
宝，我早已累得筋疲力尽，敷着黄泥
的鞋子和裤子已经变干了，硬邦邦
的，每走一步都像灌了铅。我急切地
催着母亲回家，她的围兜已装得鼓鼓
囊囊，背篓里的猪草也冒了尖。“你
看，前面几大块地还没捡，若是夜里
下了雨，这麦穗陷进土里又该长成麦
苗了！”母亲一边说着，一边把外套铺
在地上，再把围兜里的麦穗倒在上

面。母亲没有要收工的意思，我只好
悻悻地走到地埂边的大槐树下乘凉。

秋阳的余威不知还要在田埂上
盘桓多久才肯走？我卖力地用手扇
着风，还是觉得热。不远处的一口老
井，恨不得半个身子都探了进去也
捧不到一口水。直到母亲劈了半截
苞谷秆给我当甘蔗吃，烧焦的喉咙
才有了少许的安慰。母亲在不远处
拾麦穗，我在树下玩着狗尾巴草，阵
阵裹挟着麦秸清香的热浪袭来，我
竟前所未有地感到幸福踏实。果然，
土地从来不亏待庄稼人，这方小小
的天地永远给大家留着念想。那些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收时都在以各
种方式回馈着辛勤的耕耘。

回到家，母亲翻拣出几株青绿的
麦穗递给我，“拿去火上烤烤就能
吃！”我小心翼翼地把麦穗架在炉火
上，麦香丝丝缕缕地钻出来，很快像
涨潮似地漫了满屋子，带着点儿焦脆
的暖意。我馋得直流口水，母亲用围
裙裹住滚烫的麦穗，双手来回揉搓。
麦壳簌簌落在地上，露出圆滚滚的麦
粒，还冒着白花花的热气。母亲抓一
把塞给我，烫得我直搓手，小丑颠球
似地往嘴里送。麦粒一咬破，清新的
甜香在舌尖炸开，带着阳光的味道。

母亲把麦穗一番挑拣，干瘪的装
进麻袋，喂猪时掺在糠里，猪崽们呼噜
噜吃得欢腾极了。饱满的挑出来，和新
收的苞谷、南瓜、红豆一起下锅。金色
的火苗噼噼啪啪舔着锅底，锅里很快
咕嘟出奶白色的泡，杂粮的醇厚香气
从锅盖缝里钻出来，魂儿都被勾走了。
在后来的时光里，这锅汤成了最浓烈
的乡愁，一直在我的舌尖萦绕。

槐树枝头的蝉儿叫了又歇了，是
在等待离乡的人儿回家收麦吗？那些
散落在田地里的麦穗儿，闪着金光，
那是思乡的颜色……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

李兴钧

网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若怀朝圣之
心，当往西藏；若寻邂逅之缘，可赴丽江；
若求心灵疗愈，宜至大理。而在大理诸多
去处中，最能承载“治愈”功能的，当数电
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取景地——沙溪古
镇。无都市喧嚣之扰，无尘世浮躁之累，唯
有澄澈天光、灿烂暖阳与悠然自在的生活
图景。

沙溪古镇坐落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剑
川县西南部，地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域，曾是
茶马古道上通往西藏的重要驿站，素有
“茶马古道活化石”之誉。自剑川甸南驶出
高速公路，驱车30公里便可抵达沙溪。古
镇街口矗立着一座大理石牌坊，其上镌刻
“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镇”两大荣誉标识，无声彰显着沙溪
的历史分量。

说到沙溪，不得不提寺登街。这条被
列入世界建筑遗产名录的古街，基本完整
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戏台、寨门与马店，石
板街道、黄墙青砖灰瓦……诸多承载古镇
记忆的元素，均完好留存至今。进入古镇，
宛若踏入一段尘封的旧时光。街道两侧，
古旧建筑错落有致，斑驳墙体镌刻着岁月
的痕迹，默默诉说着过往沧桑。去时当天
不赶街，未能亲身体验众人所言的“车水
马龙”，实为憾事。据当地老人介绍，时至
今日，古镇及周边居民仍保留着到此处赶
集的传统习俗。每逢集市，人们会带来上
山采摘的野山菌、自家种植的水果、手工
熏制的火腿等特产售卖，随后再购置日用
品归家。木雕、扎染等传统手工艺品店铺
与咖啡馆、奶茶店等现代业态相得益彰，
古朴韵味与现代文明在此和谐共生，尽显
人间烟火气息。

路边沟渠水质澄澈，俯身细听，溪水

潺潺，或咕咕作响，或哗哗流淌；伸手触
碰，溪流绕指而过，凉意沁人。这灵动的溪
流为古镇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治愈感，清澈
的水流裹挟着落叶，缓缓汇入黑潓江。电视
剧《去有风的地方》以其疗愈系的叙事风格，
让沙溪古镇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郁可唯
以清新透亮的嗓音演绎该剧主题曲，将歌
曲的意境推向极致，单是聆听旋律，便能让
人内心归于平静。剧中“有风小馆”如今更名
为“薄荷咖啡店”，仍供应剧中同款餐食，已
成为游客必到的打卡之地。脚踏青石板路，
行人不由自主放慢脚步，全然沉浸在这份
宁静与古朴之中。这里安静惬意，仿若独立
于尘世之外的另一个时空，温柔的风轻拂
脸颊，温暖的阳光包裹周身，适宜静坐发呆、
放空自我、疗愈心灵，任时光肆意流淌。

古戏台与兴教寺东西相望，将寺登街
平分为南北两段，周边商铺林立，延伸至
古镇各个角落。寺登街堪称沙溪古镇的
“心脏”，此处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唯有
悠闲晒太阳的老人与肆意奔跑的孩童，尽
显生活本真。青石板路历经岁月打磨，愈
发光滑，每一步踏下，都似在与历史对话，
鞋底与石板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构成了
古镇独有的乐章。沙溪的美，不仅在于其
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更在于它与自然的完
美融合。正如有人所言：“沙溪不是景点，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在寺登街的老
茶馆中，三五茶客围坐品茗，既有当地老
者，眼神中透着对生活的从容淡然；也有
像我一样的旅人，静看阳光透过木窗格洒
落，时光仿佛在此刻静止。

从东寨门出来，横穿一条街区便能看
到黑潓江。横跨江上的玉津桥，得名于剑
川州学司训师荔扉先生所题楹联：“石可
成梁，从今不唱公无渡；津真是玉，到此方
知水有源。”该桥为半圆环石拱桥，设有石
柱石板护栏，是世代居住在沙溪的白族先
民田间劳作、外出经商的必经之路。桥身

石板经过往车马行人长期踩踏，泛着青
光，留下了坑坑洼洼的痕迹，满是岁月的
印记。黑潓江被誉为沙溪古镇的“母亲
河”，它如一条碧色彩带，环绕在古镇外
围。黑潓江与玉津桥是沙溪极具代表性的
景致——从远及近、从上至下，不同角度
皆能领略“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韵味，值
得驻足细赏。清晨看朝阳升起，傍晚观夕
阳西下，晨曦与余晖中散射的浅浅白光，
更让沙溪多了几分安静与悠远。

去的时候恰遇野生歌手在桥边演唱，
众人围坐在青石板上静静聆听，亦可点歌
互动，氛围松弛自在。或许是干燥清新的
空气，或许是明媚温暖的阳光，或许是阵
阵轻拂的微风，沙溪仿佛形成了一道隔绝
外界繁琐的屏障，让人忘却时间流逝。当
焦虑悄然消散，注意力便回归自身，就在
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不自觉便放下了过去
一年的所有遗憾与不甘。若想寻觅久违的
祥和，品味简约优雅的生活韵味，沙溪无
疑是理想之选。

沙溪古镇自带文艺气息：在小馆品一
杯咖啡，于桥畔听一曲民谣，皆是惬意体验。
走过诸多古镇，沙溪是我为数不多，愿再次
到访的地方——这里无过度商业化的喧
嚣，没有“三步一旅拍、五步一鲜花饼店”的
同质化景象，唯有松弛的生活节奏、热情淳
朴的村民，以及挥之不去的宁静与古朴。于
我而言，这里便是心中向往的“诗与远方”。

若生活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不妨前
往这“有风的地方”。来沙溪小住几日，即
便什么都不做，只是静坐发呆、品茗聊天，
或是读书散步，都能感受那份独有的惬意
美好；若时间恰巧，还可赶上一场集市，亲
身体验古镇的热闹烟火。在这里，你可以
放慢脚步，聆听雨落的声音，感受古镇的
呼吸，让心灵在这份文艺氛围中得到最纯
粹的洗礼与升华。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走进以口夸诗意栖居的小镇
这个向阳而又蓬勃生长的地方
几只袜子惬意晾晒在屋檐下

沐浴阳光
两只素色的向东
两只条纹的向南
拉近生活的气息

从儿童放学归来早
到秋日的思念墙壁上
无数动人的诗句在呢喃

昔日粮仓
变身热闹舞台

迎来骚人墨客 红颜白发
演绎悲欢离合

孩子们的诵唱是全场最悦耳的声音
叽叽喳喳
我诧异于

那棵盘根错节开花的黄连茶树
据说在村子里已生息千年

池塘边也有一棵叛逆逃学的年轻黄
连茶树

身体大半裸露
逃离

只剩一支须根挽住大地
菜园边

有一扇像归有光家的门
常闭而不常开
院墙低矮

抬脚就可跨越
有个院子传出花灯小戏
却只闻声音总不见主人

碾米房的玻璃窗
像是破碎了好多年

机器扬起的粮食粉尘
定格在某一个瞬间
阳光在秋日午后

溜进古老的杨家大院
偷听诗人斑驳的声音

以口夸
从日升到日落
悠闲地栖息

看着高架桥上那些
慌慌张张的车辆

以口夸的牛、狗及其他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